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遭笞挞 

 

【蒙回前总批：富贵公子，侯王应袭，容易在红粉场中作罪。风流情性，诗

赋文词，偏只为莺花路间留滞。笑嘻嘻，哭啼啼，总是一般情事。】 

 

  却说王夫人唤他母亲上来，拿几件簪环当面赏与，又吩咐请几众僧人念

经超度。他母亲磕头谢了出去。 

  原来宝玉会过雨村回来听见了，便知金钏儿含羞赌气自尽，心中早又五

内摧伤，进来被王夫人数落教训，也无可回说。见宝钗进来，方得便出来，

茫然不知何 往，背着手，低头一面感叹，一面慢慢的走着，信步来至厅上。

刚转过屏门，不想对面来了一人正往里走，可巧儿撞了个满怀。只听那人喝

了一声“站住！”宝玉唬了一跳，抬头一看，不是别人，却是他父亲，不觉

的倒抽了一口气，只得垂手一旁站了。贾政道：“好端端的，你垂头丧气嗐

些什么？方才雨村来了要见你，叫你那半天你才出来；既出来了，全无一点

慷慨挥洒谈吐，仍是葳葳蕤蕤。我看你脸上一团思欲愁闷气色，这会子又咳

声叹气。你那些还不足，还不自在？无故这样，却是为何？”宝玉素日虽是

口角伶俐，只是此时一心总为金钏儿感伤，恨不得此时也身亡命殒，【蒙侧

批：真有此情，真有此理。】跟了金钏儿去。如今见了他父亲说这些话，究

竟不曾听见，只是怔呵呵的站着。 

  贾政见他惶悚，应对不似往日，原本无气的，这一来倒生了三分气。方

欲说话，忽有回事人来回：“忠顺亲王府里有人来，要见老爷。”贾政听

了，心下疑惑， 暗暗思忖道：“素日并不和忠顺府来往，为什么今日打发人

来？”一面想，一面令“快请”，急走出来看时，却是忠顺府长史官，忙接

进厅上坐了献茶。未及叙谈， 那长史官先就说道：“下官此来，并非擅造潭



府，皆因奉王命而来，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爷面上，敢烦老大人作主，不但

王爷知情，且连下官辈亦感谢不尽。”贾政 听了这话，抓不住头脑，忙陪笑

起身问道：“大人既奉王命而来，不知有何见谕，望大人宣明，学生好遵谕

承办。”那长史官便冷笑道：“也不必承办，只用大人一句话就完了。我们

府里有一个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里，如今竟三五日不见回去，各处

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处访察。这一城内，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

说，他近日和衔玉的那位令郎相与甚厚。下官辈等听了，尊府不比别家，可

以擅入索取，因此启明王爷。王爷亦云：‘若是别的戏子呢，一百个也罢

了；只是这 琪官随机应答，谨慎老诚，甚合我老人家的心，竟断断少不得此

人。’故此求老大人转谕令郎，请将琪官放回，一则可慰王爷谆谆奉恳，二

则下官辈也可免操劳求觅之苦。”说毕，忙打一躬。 

  贾政听了这话，又惊又气，即命唤宝玉来。宝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赶

来时，贾政便问：“该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读书也罢了，怎么又做出这些无

法无天的事来！那琪官现是忠顺王爷驾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芥，无故引

逗他出来，如今祸及于我。”宝玉听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实在不知此

事。究竟连‘琪官’两个字不知为何物，岂更又加‘引逗’二字！”说著便

哭了。贾政未及开言，只见那长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掩饰。或隐藏在

家，或知其下落，早说了出来，我们也少受些辛苦，岂不念公子之德？”宝

玉连说不知，“恐是讹传，也未见得。”那长史官冷笑道：“现有据证，何

必还赖？必定当着老大人说了出来，公子岂不吃亏？既云不知此人，那红汗

巾子怎么到了公子腰里？”宝玉听了这话，不觉轰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

自思：“这话他如何得知！他既连这样机密事都知道了，大约别的瞒他不

过，不如打发他去了，免的再说出别的事来。”因说道：“大人既知他的底

细，如何连他置买房舍这样大事倒不晓得了？听得说他如今在东郊离城二十

里有个什 么紫檀堡，他在那里置了几亩田地几间房舍。想是在那里也未可



知。”那长史官听了，笑道：“这样说，一定是在那里。我且去找一回，若

有了便罢，若没有，还要 来请教。”【蒙侧批：宝玉其人，爱之有馀，岂可

挞之者？用此等文章逼之，能不使人肝胆愤烈以成下文之严酷耶？】说著，

便忙忙的走了。 

  贾政此时气的目瞪口歪，一面送那长史官，一面回头命宝玉“不许动！

回来有话问你！”一直送那官员去了。才回身，忽见贾环带着几个小厮一阵

乱跑。贾政喝令小厮“快打，快打！”贾环见了他父亲，唬的骨软筋酥，忙

低头站住。贾政便问：“你跑什么？带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里

逛去，由你野马一般！”喝令叫跟上学的人来。贾环见他父亲盛怒，便乘机

说道：“方才原不曾跑，只因从那井边一过，那井里淹死了一个丫头，我看

见人头这样大，身子这样粗，泡的实在可 怕，所以才赶着跑了过来。”贾政

听了惊疑，问道：“好端端的，谁去跳井？我家从无这样事情，自祖宗以

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大约我近年于家务疏懒，自然执事人操克夺之

权，致使生出这暴殄轻生的祸患。若外人知道，祖宗颜面何在！”喝令快叫

贾琏、赖大、来兴。小厮们答应了一声，方欲叫去，贾环忙上前拉住贾政的

袍襟，贴膝跪下道：“父亲不用生气。此事除太太房里的人，别人一点也不

知道。我听见我母亲说……”说到这里，便回头四顾一看。贾政知意，将眼

一看众小 厮，小厮们明白，都往两边后面退去。贾环便悄悄说道：“我母亲

告诉我说，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里，拉着太太的丫头金钏儿强奸不遂，

【蒙侧批：再逼下文，有 不得不尽情苦打之势。】打了一顿。那金钏儿便赌

气投井死了。”话未说完，把个贾政气的面如金纸，大喝：“快拿宝玉

来！”一面说，一面便往里边书房里去，喝 令：“今日再有人劝我，我把这

冠带家私一应交与他与宝玉过去！我免不得做个罪人，把这几根烦恼鬓毛剃

去，寻个干净去处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 【蒙侧批：一激再

激，实文实事。】”众门客仆从见贾政这个形景，便知又是为宝玉了，一个



个都是啖指咬舌，连忙退出。那贾政喘吁吁直挺挺坐在椅子上，满面泪痕，

【蒙侧批：为天下父母一哭。】一叠声“拿宝玉！拿大棍！拿索子捆上！把

各门都关上！有人传信往里头去，立刻打死！”众小厮们只得齐声答应，有

几个来找 宝玉。 

  那宝玉听见贾政吩咐他“不许动”，早知多凶少吉，那里承望贾环又添

了许多的话。正在厅上干转，怎得个人来往里头去捎信，偏生没个人，连焙

茗也不知在那里。正盼望时，只见一个老姆姆出来。宝玉如得了珍宝，便赶

上来拉他，说道：“快进去告诉：老爷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紧，要

紧！”宝玉一则急了，说话不明白；二则老婆子偏生又聋，竟不曾听见是什

么话，把“要紧”二字只听作“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让他跳去，二

爷怕什么？”宝玉见是个聋子，便着急道： “你出去叫我的小厮来罢。”那

婆子道：“有什么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太太又赏了衣服，又赏了银子，

怎么不了事的！”【蒙侧批：写老婆子处，说“无要紧的”，真如见其人，

如闻其聋。】 

  宝玉急的跺脚，正没抓寻处，只见贾政的小厮走来，逼着他出去了。贾

政一见，眼都红紫了，也不暇问他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

业，淫辱母婢等语，只喝令：“堵起嘴来，着实打死！”小厮们不敢违拗，

只得将宝玉按在凳上，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贾政犹嫌打轻了，一脚踢开掌

板的，自己夺过来，咬著牙狠 命盖了三四十下。众门客见打的不祥了，忙上

前夺劝。贾政那里肯听，说道：“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素日皆

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酿坏了，到这步田地还来 解劝。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你

们才不劝不成！” 

  众人听这话不好听，知道气急了，忙又退出，只得觅人进去给信。王夫

人不敢先回贾母，只得忙穿衣出来，也不顾有人没人，忙忙赶往书房中来，

【蒙侧批：为 天下慈母一哭。】慌的众门客小厮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进房



来，贾政更如火上浇油一般，那板子越发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两个小

厮忙松了手走开，宝玉早已 动弹不得了。贾政还欲打时，早被王夫人抱住板

子。贾政道：“罢了，罢了！今日必定要气死我才罢！”王夫人哭道：“宝

玉虽然该打，老爷也要自重。况且炎天暑 日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

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事大！【蒙侧批：父母之心，昊

天罔极。贾政王夫人异地则皆然。】” 贾政冷笑道：“倒休提这话。我养了

这不肖的孽障，已经不孝；教训他一番，又有众人护持；不如趁今日一发勒

死了，以绝将来之患！”说著，便要绳索来勒死。王夫人连忙抱住哭道：

“老爷虽然应当管教儿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将五十岁的人，只有

这个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为法，我也不敢深劝。今日越发要他死， 岂不是

有意绝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绳子来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们娘儿们不敢

含怨，到底在阴司里得个依靠。【蒙侧批：使人读之声哽咽而泪如雨下。】

【蒙双行夹批：未丧母者来细玩，即丧母者来痛哭。】” 说毕，爬在宝玉身

上大哭起来。贾政听了此话，不觉长叹一声，向椅上坐了，泪如雨下。王夫

人抱着宝玉，只见他面白气弱，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皆是血渍。禁不住解

下汗巾看，由臀至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不觉失声大哭

起来，“苦命的儿吓！”因哭出“苦命儿”来，忽又想起贾珠来，便叫着贾

珠哭道： “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此时里面的人闻得王夫

人出来，那李宫裁王熙凤与迎春姊妹早已出来了。王夫人哭着贾珠的名字，

【蒙侧批：慈母如画。】别人还可，惟有宫裁禁不住也放声哭了。贾政听

了，那泪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 

  正没开交处，忽听丫鬟来说：“老太太来了。”一句话未了，只听窗外

颤巍巍的声气说道：【蒙侧批：老人家神影活现。】“先打死我，再打死他，

岂不干净了！”贾政见他母亲来了，又急又痛，连忙迎接出来，只见贾母扶

著丫头，喘吁吁的走来。贾政上前躬身陪笑道：“大暑热天，母亲有何生气



亲自走来？有话只该叫 了儿子进去吩咐。”贾母听说，便止住步喘息一回，

【蒙侧批：大家规模，一丝不乱。】厉声说道：“你原来是和我说话！我倒

有话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教我和谁说去！”贾政听这话

不象，忙跪下含泪说道：“为儿的教训儿子，也为的是光宗耀祖。母亲这

话，我做儿的如何禁得起？”贾母听说，便啐了一口，说道：“我说一句

话，你就禁不起，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了？【蒙侧批：

如此碍犯文字，随景生情，毫无牵滞。】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 祖，当初你

父亲怎么教训你来！”说著，不觉就滚下泪来。贾政又陪笑道：“母亲也不

必伤感，皆是作儿的一时性起，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 贾母便冷笑道：

“你也不必和我使性子赌气的。你的儿子，我也不该管你打不打。我猜着你

也厌烦我们娘儿们。不如我们赶早儿离了你，大家干净！”说著便令人去看

轿马，“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干答应着。贾母又叫

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

为官作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将来还少

生一口气呢。”贾政听说，忙叩头哭道：“母亲如此说，贾政无立足之

地。”贾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你反说起你来！只是我们回

去了，你心里干净，看有谁来许你打。”一面说，一面只令快打点行李车轿

回去。贾政苦苦叩求认罪。 

  贾母一面说话，一面又记挂宝玉，忙进来看时，只见今日这顿打不比往

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气，也抱着哭个不了。王夫人与凤姐等解劝了一会，

方渐渐的止住。早有丫鬟媳妇等上来，要搀宝玉，凤姐便骂道：【蒙侧批：

能事者自不凡。】“糊涂东西，也不睁开眼瞧瞧！打的这么个样儿，还要搀

著走！还不快进去把那藤 屉子春凳抬出来呢。”众人听说连忙进去，果然抬

出春凳来，将宝玉抬放凳上，随着贾母王夫人等进去，送至贾母房中。 

  彼时贾政见贾母气未全消，不敢自便，也跟了进去。看看宝玉，果然打



重了。再看看王夫人，“儿”一声，“肉”一声，“你替珠儿早死了，留着

珠儿，免你父亲生气，我也不白操这半世的心了。这会子你倘或有个好歹，

丢下我，叫我靠那一个！”数落一场，又哭“不争气的儿”。贾政听了，也

就灰心，【蒙侧批：天下作 父兄者教子弟时，亦当留意。】自悔不该下毒手打

到如此地步。先劝贾母，贾母含泪说道：“你不出去，还在这里做什么！难

道于心不足，还要眼看着他死了才去不 成！【蒙侧批：遣去有法。】”贾政听

说，方退了出来。 

  此时薛姨妈同宝钗、香菱、袭人、史湘云也都在这里。袭人满心委屈，

只不好十分使出来，见众人围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

去，便越性走 出来到二门前，令小厮们找了焙茗来细问：【蒙侧批：各自有

各自一番作用。】“方才好端端的，为什么打起来？你也不早来透个信

儿！”焙茗急的说：“偏生我没在跟前，打到半中间我才听见了。忙打听原

故，却是为琪官金钏姐姐的事。”袭人道：“老爷怎么得知道的？”焙茗

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爷素日吃醋，没 法儿出气，不知在外头唆挑

了谁来，在老爷跟前下的火。那金钏儿的事是三爷说的，我也是听见老爷的

人说的。”袭人听了这两件事都对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 然后回来，只

见众人都替宝玉疗治。调停完备，贾母令“好生抬到他房内去”。众人答

应，七手八脚，忙把宝玉送入怡红院内自己床上卧好。又乱了半日，众人渐

渐散去，袭人方进前来经心服侍，问他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蒙回末总评：严酷其刑以教子，不请中十分用情。牵连不断以思婢，

有恩处一等无恩。严父慈母一般爱子，亲优溺婢总是乖淫。濛头花柳，谁解

春光。跳出樊笼，一场笑话。】 


